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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入声韵尾的痕迹 

 

吴英喆 

        （内蒙古大学  蒙古学学院， 内蒙古  呼和浩特 010021） 

 

摘要：契丹小字文献中以拼音形式保存着许多汉语借词。根据契丹语中的汉语借词成分以及已释读契丹小

字原字的读音，并参考汉字中古音与近代音考证了十一、十二世纪契丹人所使用的汉语借词中仍存在入声

韵尾-p、-t、-k 的事实。认为契丹小字的拟音参考《中原音韵》的同时应兼顾《广韵》等反映汉语中古音

系的韵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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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契丹小字与汉字 

契丹小字是十世纪初为记录契丹语而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。它的字形与汉字基本相同，

但组合方式与汉字有所不同。契丹小字是一至八个原字以一定的规则罗列起来表示一种意

义，而汉字的一个字，一般表示一个意义，不能罗列。有的学者从契丹小字和汉字字形上的

渊源关系出发，曾拟测过若干契丹原字的读音。后来的研究证明，其中的一小部分拟音也是

站得住脚的。其实，汉字和契丹小字不仅在字形上有所关联，而且在字音方面也有一定的联

系。虽然契丹小字不是为了记录汉语而创制的，而契丹小字文献中却以拼音的形式存在着许

多汉语官职名、地名、人名等借用成分。这些汉语借词，对契丹小字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可靠

的解读线索。 
契丹小字研究取得的进展中，汉语借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具体说来，在 1970 年代契

丹文研究小组攻克契丹小字时，就是从契丹语中的汉语借词打开突破口，对它进行了种种探

索，取得了重要的进展。他们首先假设相关汉字碑刻中的一些汉语人名、地名、官名等专用

名词会被借入到契丹语，然后进一步假设契丹语中被借用的那些专用名词的读音和汉语中的

原来的读音相同或相近，再进一步推断出拼写这些汉语专用名词的对音契丹字。最后根据汉

字的古音，为拼写汉语借词的每个对音原字构拟了音值。例如，汉文《郎君行记》载人名“黄

应期”，契丹文研究小组推测这个专用名词应以音译的形式借入契丹语，并推断契丹文《郎

君行记》中的 、 、 可能分别表示“黄”、“应”、“期”。于是，根据这三个汉字

古音，拟测 读[ɣuɑŋ]， 读[iŋ]， [x/kʻ]， 读[i]。这些拟音在解读其他契丹字的

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。如上述 字，也用来拼写  “皇帝”中的“皇”，  

 “皇太后”的“皇”等，这进一步证明了 对音于“黄”的正确性。这个研究方法虽

然是从假设开始的，但有效地避免了解读结论的任意性，而且也能对释读结论提供检验标准。

在契丹小字的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此后，研究者们在此基础上，也摸索出了其他一

些研究方法。如：①依据元音和谐率来拟测契丹原字的读音；②凭借契丹语亲属语言的语法

规律来推测契丹原字的读音；③参考交替使用的原字来相互印证有关原字的读音；④参照分

写式原字的读音来拼读相应的契丹字读音；⑤利用《辽史·国语解》等史料中的契丹语言材

料来确定原字的读音；⑥依照契丹原字的字源来进一步证明契丹原字的读音；⑦对比契丹大

字或女真文的音义来推知契丹小字原字的读音；⑧根据“元音附加法”来进一步判明原字读

音等。因而，契丹小字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。目前契丹小字的 400 多个原字的一半



 2

以上已被拟音，1000 多条词语的语义被判明，众多附加成分已被释读，甚至还能够了解不

少句子的完整意义。以上这些释读成果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的语言、文字、历史研究的重要

组成部分。 

契丹小字读音研究方面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得益于汉语言文字，尤其是汉语音韵，

如果没有汉语音韵的协助，复原契丹原字的读音不知何等艰难。然而，在汉语音韵的利用方

面，到目前为止契丹文研究界一般参照汉字的“中原音韵”来构拟契丹原字的读音。如契丹

文研究小组在“契丹小字原字音值构拟表第一”中虽然列举了对音汉字的“切音系统”、“宋

代音拟音”、“中原音韵”等不同时期的读音[1]，但给具体契丹原字拟音时，基本上都采用

了“中原音韵”。据笔者观察，契丹小字原字的拟音，完全凭借《中原音韵》是不可靠的。

下面我们围绕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入声韵尾，讨论这个问题。 
二、契丹小字中汉语入声韵尾的痕迹 

大家知道，中古汉语所谓的入声实际上由 p，t，k 三个闭塞音作为韵尾的音节构成。据 
我们的初步观察，契丹小字文献中确实存在这三个韵尾。 
（一）-p 韵尾的痕迹 

契丹小字《萧特每·阔哥驸马之第二夫人韩氏墓志铭》第 34 行有：
  

  
   

  。刘凤翥先生将这些字释作“掩闭臘月二十四”[2]。前二字常见于其他资料，释作“掩

闭”，应能成立。因此，第三字
  是第四字 （月）的定语是很明显的。刘凤翥先生释

作“臘月”，有道理的。末二字表示“二十四”，学界早已释出。组成契丹字
  的三个原

字的读音分别为： 读[l]或[lɑ]， 读[ɑ]， 字读[pu]。对 的读音需要做一些说明： 

王弘力先生将
 释读为 toboji“挞不也”，释读

  为 ʧobog~ʧubg“阻卜”，“术

不姑”，《辽史》多见此名。
 为“阻卜”之宾格[3]。 

即实先生说，
 当是“田庄”之义。《辽史》人名多有“挞不也”，“挞不衍”。《萧

仲恭墓志》“挞不也”书作
 ，“挞不衍”书作

 。故知
 亦是“挞不也”。《金史

国语·解》谓“挞不也，耘田者”。然较以满洲语，则不以耘田为答不也。看来答不也不是

女真语，而且契丹语[4]。后来其他学者也提出 字读[pu]的意见，因此，[pu]这个读音是

能够落实的。 

根据组成
  的三个原字的发音，为

  可以构拟[lɑp]的读音。“臘月”的“臘”

不同时期的读音是：上古音：lap④①，中古音 lɑp④，近代音 la④[5] 

契丹字
  的读音[lɑp]恰好与“臘”中古音 lɑp④吻合，而与近代 la④还差一个 p 韵

尾。这种现象说明契丹小字中的 可能就是汉语中古音入声韵尾-p。 

此外，“蠟燭”的“蠟”在蒙古语中曰  [lɑː]或 [lɑb]，后者可能是更古老

的说法。“蠟”的不同时期的读音为：lap④、中古音 lɑp④，近代音 la④，和“臘月”的“臘”

语音变化过程完全相同。可以推测，“蠟”借入蒙古语的时候汉字“蠟”的读音为 lɑp④，

因此蒙古人把它读作[lɑb]，后来“蠟”的入声韵尾消失，变为 la④，蒙古人便把“蠟”

读作        [lɑː]。蒙古语中“蠟”的有无 p 韵尾两种读音恰好说明了“蠟”的语音



 3

变化过程，而且为契丹语中“臘月”的“臘”读 lɑp④提供了佐证。 

（二）-t 韵尾的痕迹 

契丹小字《耶律迪烈》第 4 行有 过去将其第二原字误认为 ，后由包联群博士指

出第二原字应为 [6]，刘浦江教授在有关父子连名制的文章中对包氏的更正表示赞同，认

为其正确的写法是 。并且说这对“烈”的正确译音增添了一个有力的证据：“迪烈的烈，

《广韵》作良薛切，是以 t 音收尾的入声字，故用以对译带有尾辅音 t 的 一词，实在

是再合适不过了”[7]。“烈”的不同时期的读音是：上古音 lĭat④，中古音 lĭƐt④，近代音

liƐ④。据过去研究，原字 读[dol]，原字 读[t]或[tə]， 读[dolt]。如果以“烈”

的近代音 liƐ④为拟音依据，就很难与[dolt]这个读音相吻合，依据“烈”的中古音 lĭƐt④，

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。契丹小字《耶律永宁郎君墓志》第 22 行的
   

  ，有的

学者译作“迪烈德太师”，其实，
  就是 的分写形式，根据“烈”的中古音 lĭƐt④，

亦可将
  译作“迪烈”。说明这里的 表示入声韵尾-t。 

契丹小字中
 表示“耶律”，前人已释出。高路加先生根据契丹姓氏耶律的不同的汉

译，并且依据这些汉译的中古音以及这一名称的来源等情况，说明
 的读音应为 yi-lɑ

-u-t，意义为“胜利”。“ ”是契丹小字中的一种复数附加成分，其音值为[t][8]。高文

的结论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证。如



 表示“崇古德”，  表示“东京”[tɔru 

kiŋ]。其中 的第一原字 可能是 的异体。
 的读音 yi-lɑ-u-t 的收尾辅音-t，

恰好与“律”之中古音入声韵尾相合。如：“律”的上古音：lĭwət④，中古音：li ̆uĕt④，

近代音：liu④。

 的收尾辅音-t，不与“律”的近代音 liu④对应。说明契丹语

 中

保留着汉语入声韵尾，收尾原字 表示入声韵尾-t。 

（三）-k 韵尾的痕迹 

入声韵尾-k 的痕迹集中表现在   等三原字读音及用法上。契丹文研究小组将

 的读音构拟为ɑi,其理由是   表示“开国伯”,“伯”的近代音是 pai。对

 的拟音也是ɑi，其理由是契丹文以 表示“哀册文”的“册”，“册”的近代音是 tʂʻai。 

在后来的研究中，我们发现这个拟音有商榷的余地。“册”和“伯”的不同时期的读音如下： 
伯：上古音 peak④，中古音 pɐk④，近代音 pai③ 

册：上古音 ʧhek④，中古音 ʧæk④，近代音 tʂhai③ 

那么 和 的读音可否根据“伯”和“册”的中古音，拟测为 k，这种可能是有的。

为了说明这个问题，我们从原字 的读音谈起。契丹字  表示“度使”之义。有

的资料中记作  ，说明 和 的读音相近。过去研究者们一般都认为 的第

二原字是 ，这可能是因为受到“度”的近代音 tu 的干扰所导致的误解。我们与各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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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反复核对后，得知表示“度”的契丹字的第二原字为 ，并非 。汉字“度”的语音

变化有两种： 

（1）上古音：da③，中古音：du③，近代音：tu④ 

（2）上古音：dak④，中古音：dɑk④，近代音：tɔ②或 tɑu② 

“度”的中古音有 du③和 dɑk④两种，契丹字 的读音可能与后一种语音形式对应。

因此， 可能包含 k 辅音， 和 的读音也都包含 k辅音。 

关于 字的读音，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依据。前面已提出，契丹字
  表示“阻卜”，

由王弘力先生释读[9]。
  的领格形式是

 见于契丹小字资料，说明
  就是“阻卜”

的词根形式。汉字“阻卜”二字音变过程如下： 

阻：上古音 ʧi ̆a②，中古音 ʧi ̆o②，近代音 tʂu③ 

卜：上古音 pɔk④，中古音 puk④，近代音 pu③ 

拼读“阻卜”二字的中古音则成[ʧĭopuk]，近代音为[tʂupu]。据过去研究， 读[ʧi]，

 [pu]拼读则成[ʧipu]，得出“阻卜”的近代音[tʂupu]相近的读音。假设 的读音 k，接

于“阻卜”的近代音[tʂupu]后，恰好得出“阻卜”的中古音[ʧi ̆opuk]相近的读音。可以证

明 的读音构拟为 k 或 ku 不误，说明王弘力先生的释读结论是正确的。 

《耶律仁先墓志》第 27 行有:         
  ，前人释作

“叔父皇太叔子楚国王涅鲁古”，这于史有证，能够成立。
  表示“涅鲁古”也能进一步

证明 读 ku 的可靠性。在后来的研究中，各家对 读 ku 没有太大的争议。如：即实先

生对 的拟音是[kʻɑn][10]，清格尔泰先生读作ɡ或ɡu[11]，刘凤翥先生的拟音是[ku][12]。 

前面已提到， 和 有交替使用的现象，此外，我们还发现了 和 也有交替使

用的现象。“哀册”在《道宗哀册》、《宣懿哀册》中记作



  ，而在《太叔祖哀册》

中记为



  ，字迹清晰，说明 和 的读音相近。还有《耶律迪烈墓志》19 行的

  

 根据有关汉文记载，得知表示“钱帛”之意。汉字“帛”的上古音为 beak④，中古音

为 bɐk④，近代音为 pai②。“帛”的中古音之韵尾 k 的恰好与 对应。以上这些情况说明，

   是用来标记入声韵尾 k的原字。 

另外，从契丹原字 读音也可以看出，入声韵尾 k 的痕迹。《博洲防御使墓志》第 23

行有： 
  表示“博州之”之义。“博”字的不同时期的读音是：上古音：puak④，

中古音：pak④，近代音：pɑu③。若以“博”的近代音为拟音依据， 读ɑu 或ɑ，若以中古

音为依据， 则读 ak 或 ku。笔者认为后者更符合实际，刘凤翥先生将《耶律弘用墓志》

第 1 行的  
  

 释作“六院褭古直郎君之”，这有道理，符合有关史实。显然，


  表示“褭古直”，因此， 对应于“褭”， 对应于“古” ， 对应于“直”。“古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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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不同时期的读音是：上古音 ka②，中古音 ku②，近代音 ku③。“古”的中古音和近代音都

与 ku 的读音接近。这个读音既能适合 读“博”，也能适合
  读“褭古直”。因此， 

也是用来标记入声韵尾的原字。 

三、余论 

根据前面的讨论，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到契丹小字中原字 用来拼写入声韵尾-p，原字

 用来拼写入声韵尾-t，原字 、 、 、 用来拼写入声韵尾-k 的事实。说明，契

丹小字文献中确实保存着汉语入声韵尾-p，-t，-k 的痕迹。大家知道，迄今发现的契丹小

字文献中，凿刻年代最早的是《耶律宗教墓志》，刻于重熙 22 年（1053 年）8 月 12 日，最

晚的是《博洲防御使墓志》，刻于金世宗大定十年（1170）12 月 25 日或其后。因此，我们

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，直至 1170 年汉语中仍存在着入声韵尾，或者说契丹人使用的汉语借

词中仍存在着-p、-t、-k 等入声韵尾。 

《中原音韵》里是否存在入声，这个问题争论已久，至今还没有满意的回答。但是多

数学者认为《中原音韵》中入声韵尾-p，-t，-k 已消失，《韵会》、《蒙古字韵》的入声，也

已不带-p，-t，-k 韵尾，一律承阴声韵，并有如 ai、iai、uai、au、iƐu 这样的“两折音”。 

在 11、12 世纪契丹人使用的汉语借词中仍然存在入声韵尾-p，-t，-k，这对《中原音

韵》入声研究很有参考价值。据有关资料，我国从 1955 年开始，对全国汉语方言进行了一

次普查。普查结果表明，北方话区域有很大一个地区还保存入声。即东起河北省西部，包括

张家口、石家庄、邯郸三个地区，西至陕西省的榆林、绥德、延安三个地区，南至河南省新

乡地区，北至内蒙古自治区的平地泉、河套两个地区。在这些地区内，绝大多数地方的方言

都有入声，山西省除西北角广灵县及晋南运城一带外，全有入声。联成了一个辽阔的入声方

言片[13]。据有关史料，这些地区是契丹人的活动区域或与契丹人产生密切联系的地区，因

此 11、12 世纪契丹小字文献中出现入声韵尾不足为怪。 

契丹小字文献中-p，-t，-k 等入声韵尾的存在，对我们契丹小字的拟音也有一定的启

发作用。过去我们主要以《中原音韵》为依据，构拟契丹原字的读音。现在看来，不能忽视

《广韵》等韵书所反映出来的中古音。大家知道，汉语中古音系一般指以《切韵》为代表的

语音系统。《切韵》为隋朝陆法言所作，成书于隋仁寿 2 年（601 年），原本已佚，只剩若干

唐写本残卷，所以目前人们研究中古音系，皆以现存最古的韵书《广韵》为据。《广韵》是

宋代陈彭年、丘雍等人奉了皇帝的命令，根据前代韵书重行修订的。成书于宋大中祥符元年

（1008 年）。《广韵》是根据《唐韵》而作的，《唐韵》又是根据《切韵》作的。 

汉语近代音，通常拿《中原音韵》这部书所反映的语音系统作代表。《中原音韵》是元

周德清根据当时的戏剧家关汉卿、马致远等人的戏曲作品的用韵字编辑而成。初稿完成于元

泰定元年（1324 年），刊行在 1333 年后。《广韵》的成书至《中原音韵》的刊行跨越了 300

多年。而目前发现的契丹小字文献的凿刻年代恰好处于《广韵》成书之后，《中原音韵》问

世之前。故根据汉语借词构拟契丹小字音值时，我们应采取二者兼顾的办法。如：契丹小字

《耶律仁先墓志》第 2 行有
  

  ，即实先生认为这是表示人名“迪辇岩木”，后来其

他研究人员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。但是
  的读音难以同“岩木”读音相吻合。如果利用

“元音附加法”[14]并根据中古音，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“岩”的读音变化过程如下： 

岩：上古音 ŋeam①，中古音 ŋam①，近代音 iam② 

木：上古音 mɔk④，中古音 muk④，近代音 mu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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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岩”的近代音和“木”的中古音合起来，应为 iammuk。
  的读音据过去研究，可

拼读为[momuk]，根据“元音附加法”前面加一个 i 元音，则成[imomuk]，与“岩木”的古

音 iammuk，接近。可以从语音的角度证明
  读“岩木”的正确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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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Many Chinese Loanwords spelt exist in the data of Khitan Small Script. According to elements 

entered into Khitan language from Chinese and sounds of some original characters which have alread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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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t Chinese loanwords used in the Khitan Language in the 11-12th centuries still retain the Rusheng tails 

-p, -t, -k.. In the present author’s opinion, sound decipherment of the Khitan Small Script should be 

primarily based on Zhongyuan Yinyun (《中原音韵》) as well as works like Guangyun (《广韵》) that reflect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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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本文出现的汉字古今音均采用李珍华、周长楫编撰的《汉字古今音表》，中华书局 1999 年第 1 版。音标

后面的带圆圈的数字表示声调。如上古音和中古音的声调及标志：平声①、上声②、去声③、入声④。近

代音的声调及标志：阴平①、阳平②、上声③、去声④。 
 

 


